
学校首页 | 首页 | 学报简介 | 规章制度| 编辑队伍 | 本期栏目 | 各期回顾 | 投稿征订  

犹太教“纯洁观”分析 

发布日期 ：2007-12-14 9:36:11         作者:车凤成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通过分析基督教与犹太教关于“纯洁化”的区别，从而指出在犹太教那里，“纯洁观”不但是一种信念、一种行为态度或者

说一种人际态度，它更是一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这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既是犹太教徒与别的民族区别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

犹太教“世界性”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犹太教；纯洁；生活形式；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8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6-0060-06 

       一般说来，对于“纯洁”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或者说是常识性的理解和宗教层面上的理解。就后者而言，我们发现它不但

是一种信念、一种行为态度或者说一种人际态度，它更是一种生活形式。而同样作为“生活形式”，基督教对“纯洁”的理解就与犹太

教有着质的区别，而这一区别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督教所以背弃并超越犹太教之原因所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基督教因为制度

化的需要而超越甚或抹杀了“人性”，犹太教却恰恰在“践行”其“纯洁化”的“生活形式”的过程之中彰显了其“人性”的丰富。 

                                                    一、 传统基督教意义上的“纯洁” 

      与犹太教在“弥塞亚期望”下坚信人能够克服自身的“二重性”并最终走上统一的道路相反，传统基督教始终以“神圣”与“世

俗”的分裂作为其学说阐发的基础，并因此要求人克服自身的世俗欲望，以达致最终的“上帝救赎”，因此基督教的核心就是“信仰至

上”，而犹太教的核心则是“行动至上”。前者强调神的万能与人的卑微，以及人必须弃绝世俗的一切享乐与追求并以此来获取神的垂

顾；后者则认为人虽然是二重性的存在者，但是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并在自己世俗的行动之中可以弥合自身的分裂，用布伯的话来说

就是：“不是作为理念的真理，也不是作为形式的真理，而是作为行动的真理才是犹太教的任务；它的目标不是创造哲学原理或艺术作

品，而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1］（102）换言之，设若分别以基督教和犹太教为生命源泉的两个人同时处于生存危机的情况下，那

么传统基督教徒首先就会反思自身的不足，然后在神的戒律的规范之下转换自己的生活态度，力图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而犹太教徒则

不然，他当然也会反思，但反思的结果是他将决绝而断然地投入到生活的挑战之中，虽然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自身的处境，但是他

的犹太教信仰使他坚信是他自己的行动而非上帝的垂顾才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所在。 

      因此对于传统基督教徒而言，为了实现自己重新回归上帝怀抱的愿望，他就必须在强化自己“上帝信仰”的同时断然改变自己的生

活态度，力图从精神和生活两个层面上同时“纯洁”自己。詹姆斯就该问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对上帝的爱绝对不与其他爱相混

杂。父母、姐妹、兄弟、以及亲朋好友，都被当作分心的干扰物；因为敏感与狭隘倘若像常见的那样，一起出现，首先的要求就是栖居

在一个简单的世界。多样与纷杂超出他们的适应能力，让他们难以安稳。进取的虔信者强行剿灭无序和多样，客观上达到他的统一，隐

退的虔信者则是主观上达到统一，将无序留给大千世界，营造一个供自己居住的小世界，完全删除无序的成份。”
［2］（342）实用主

义哲学家、心理学家詹姆斯在论述“纯洁”问题时，是从经验的、日常的意义上进入的，他区分了“制度宗教”与“个人宗教”，认为

前者的目的是将一些宗教的戒律制度化与程序化，而这样做其实是迎合了宗教政治化的需要，是宗教的浅层意义所在；因此本质意义上

的宗教在于后者，即“个人宗教”，换言之，宗教是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没有生活的经历，没有超越日常生

活意义上的生命体验以及因此而来的生活状态的转换，宗教生活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也认识到，无论是“进取的虔信者”还是“隐退的

虔信者”，二者都有极端化的倾向，这种意义上的“纯洁”是一种“过分的圣徒德性”，因为“对内心的无序及其敏感的心灵，将一个

接一个地断绝外部关系，以为它们干扰意识专注于宗教事务。首先必须祛除娱乐活动，其次祛除平常的‘社交’，再祛除业务，然后是



家庭义务，直至最后，唯一可行的事情就是蛰居一室，将一日分成钟点，以便进行规定好的宗教活动。圣徒的生活是不断摈弃混杂的历

史，一个个地断绝与外部生活的联系，以保护内心格调的纯洁性”
［2］（342）。我们就看到，这种只顾其内在性、同质化的“纯洁

性”，其实已经走向自身追求的反面，因为他们不愿意从内在与外在的辩证之中去寻求其共同性，所以失去其实在的同一性而保留在形

式的、想象中的同一性上。“假如生活依然还是社会生活，那些参与者必然遵循同一规则。为这种单调所包围，追求纯洁的狂热者才再

次觉得洁净而自由。一些宗教团体，无论是否采取修道院形式，其整齐划一的细微程度对尘世的人来说几乎不可想象。”
［2］（343）

换言之，这种以“同质化”来追求“纯洁生活”的目的其实已经不是一种健康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反

社会” 的生活形态，但是其本质上已经孕育了反社会的取向。 

      与传统基督教“纯洁观”不同，犹太教自身对于“纯洁”的追求正好与基督教相反，因为它对“纯洁”的追求不但是精神存在上

的，更是生活实践意义上的；换言之，犹太教徒因为对“纯洁”的追求而使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特别化的“生活形式”。 

                                                二、作为特别化“生活形式”的犹太教“纯洁观” 

      （一） 犹太教“世界观” 

       犹太教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面对人性的邪恶或世界的罪恶，犹太教不是教人退却与顺从，而是鼓励人勇

敢而坚强地面对世界的荒诞。在拜克看来，“犹太教的特征，犹太教教给其他民族的东西，是它对世界的伦理肯定（affirmation）：

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乐观主义宗教……犹太教乐观主义唯一的特质是蔑视这个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邪恶，不屈从于对这个世界的冷漠或顺

从……犹太教用改变世界的意志去面对世界，用在世上实现善的诫律去面对世界……犹太教绝不会抛弃世界的目标，因为它不怀疑上帝

已敦促人向善的目标前进……”
［3］（72） 

      在前面我们说过，基督教的核心就是“信仰至上”，而犹太教的核心则是“行动至上”，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上帝信仰”

也包括在犹太教的乐观主义之中，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乐观主义的鼓励下，犹太教从“上帝信仰”出发又推演出三重关系。“首先是相信

自己。人的灵魂是依据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是自由的、纯粹的；灵魂是一座圆形剧场，人们总能在那里与上帝修好。第二是相信

自己的邻居。每个个体具有我所具有的那种个体性；他那自由而又纯洁的灵魂也得自上帝；他在内心里与我亲近，所以是我的邻居、我

的兄弟；第三是相信人类。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之子，因此他们为一个共同的任务而被结为一体。认识到人自身生活的精神现实性、我们

邻居生活的精神现实性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的精神现实性是以上帝的普遍现实性为根基的——这是犹太教乐观主义的表现。”
［3］

（75）这样我们就看到犹太教“纯洁观”的核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纯洁观”具有理想性，这使“纯洁”直接与一种关于未来的

“生活共同体”联系起来；第二，“纯洁观”具有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是指犹太教徒为了实现自己“共同体”生活的目标，他不会避

世、也不会自我禁欲；相反他会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行动投入到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第三，“纯洁观”具有实践性，因为“纯

洁”的社会理想不会仅仅依靠信仰来到，它还要依靠人自身的行动或生活实践才能达成；最后，“纯洁观”具有人类性，因为犹太人认

识到为了实现“纯洁”的生活理想，仅仅依靠个人行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就必须在人与人的互助与合作之中实现这一理想。这样一来

就不但使犹太人的生活过程显示出一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而且也使我们的论述进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因此我们就能说

犹太教“纯洁观”是一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而犹太教徒之所以愿意过这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是因为他们通过这种

“生活形式”，可以达到如下目的：首先，这种“生活形式”的采取可以使犹太人在自身社团内部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成全”；其

次，在犹太社团内部以及社团之间“相互成全”目标实现的基础上，犹太人完全可以从自己所属的社团挺身而出，并在与别的社会群体

的相互交往之中实现更大范围的“相互成全”；最终，犹太人在实现民族之“自我成全”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类存在意义上的“整体

成全”。而这正是犹太教世界主义的核心。 

      （二） 犹太教“人际态度”与“他者” 

       基督教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它为追求自己“纯洁化”的世界理想，并从“神圣”与“世俗”的绝对二分出发，将其影响所及范

围内的众生分为“基督徒”与“异教徒”，并进一步将“异教徒”完全“他者化”，乃至为此目的的达成而诉诸武力之时，我们就可以

发现它所追求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一种同质化的社会理想，在那一实现后的、理想化的世界之中，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乃至同一

“生活形式”正是其中心所在。 

       而犹太教则不然，正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成全”使得犹太教对于“他者”的理解具有独一性，换言之，在犹太教那里，

“他者”是一个关系性的、结构化的、多维度的存在：第一，“他者”即我的兄弟，而这“兄弟化”的“他者”形象包括三个层次上的

指向——同属犹太，但不属于同一犹太社团的“兄弟”，别的宗教社团之中的“兄弟”，最终全人类都是“兄弟”；第二，既然人与人

之间是兄弟关系，那么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第三，具体的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依靠个体自己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

因此只有通过或者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相互的交往关系，“相互成全”的目标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的行动。这样

说是因为“犹太人乃是想捕捉他们能够想象的有关‘他者’的最高超的概念，一个包含有如此无穷价值的‘他者’，使得人类无法开始

去窥探其丰富性。犹太人在人身上找到的深度和奥秘，远比在身边的任何其他奇妙事物为大”
［4］（293）。 

同时犹太教认识到，“没有这个世界和为它而设的有效律令，也就没有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对于离群索居的隐士而言，这世界并不存

在，犹太教就见不到宗教的实现。他或者退隐到信仰的静寂中并沉迷其间，或者因对现世的悲观主义而退避到对来世的冥想中——它们

哪一种都不能实现。犹太教当然清楚上帝与现世之间的不同，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对立。但恰恰是从这种不同中，涌现出了



人的任务，从中产生出了所欲和所意欲之间、是与应是之间的永恒冲突。这种对立只能通过人的行动来克服，人来到世上引领有限趋向

侍奉上帝，由此神性通过人来展现自身”
［3］（193）。而正是基于对“他者”的认识，犹太教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人际态

度，在“共同体想象”的基础上投入到对生活意义的追索和建构之中。 

      （三）人的存在与历史 

       对于犹太教来说，人的存在当然也是“有罪的”，但是这种对人性罪恶的认识并没有导致犹太教走上如基督徒曾走过的道路，即

隐身于静寂无扰之地，在反思自己罪恶的同时禁绝一切人世的享乐与欢娱，献身于对未来世界的冥想。对一个犹太教徒而言，“罪恶”

意味着不完全，意味着“达不到目标”，意味着犹太教徒应该以自己的行动投入到社会历史过程之中，在与他人的相互的、建设性的交

往之中寻找和建立自己人生的意义。“首先，它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相信生命所生活的脉络，在每一个方面都影响着那个生命，为它制

造了问题、勾画出机会、限制了结果……第二，如果处境是左右生命的关键，那么集体行动亦然……有时候唯一可以改变事物的方法就

是一起来做——计划、组织，然后一起做……第三，历史对犹太人重要，是因为他们视它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场地。由于它是由神来统治

的……历史中所发生的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最后，历史是重要的，因为生命的机会并非单调地相同。事件虽然全都重要，却并不是同

样的重要……”
［4］（304）这一认识的取得使我们有可能进入其纯洁观的具体化实践。 

                                                         三、“纯洁化”思想的具体化表达 

       犹太教所要求其信徒的就是过一种“道德性”的生活，这种道德性的“生活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常态时期，就是强调信徒的社团

归属性、按时参加宗教节日等，目的是为了提醒信徒不要忘怀自己“犹太特性”，以此来“纯洁化”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换言之，在犹

太教的理论表达与信徒的宗教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要求忠诚”与“践行忠诚”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处于关系性状态（上帝与人

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于“忠诚”的契约关系）之中的犹太信徒实际上是使自己的忠诚“责任化”了，犹太教徒因为同时处于对观念

（犹太教世界观）的忠诚与对他人（他人即为我们的邻人）的忠诚之中，因此他就有责任在忠诚于犹太教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忠诚于

作为与他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既属于自己社团内的别的信徒、也属于社团外的别的社会个体，并与他们展开以“相互成全”为目的的有

效的交往，这样才是对自己“道德性”生活实践的证明。另一方面，在社会出现“非常态”时期，或者在犹太教徒遭遇“生存危机”并

进一步导致“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就更以一种“非常的”生活态度来践行自己对于心中理想信念的“忠诚”，这就是在内心中表

现出来的对“弥塞亚将临”的“虔诚/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以维护自己信念为特征的“执着”，以及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所

表现出来的“坚忍”。换言之，“非常态化”的社会发展时期反而使得犹太教徒会因为“危机状况” 而更加体会“生存危机”与“信

仰危机”之间的关系，即“生存危机”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一种考验，而“信仰危机”则进一步对他们能否忠诚于自己的“弥塞亚期

望”以及“纯洁化”的社会生活形态的最终达成提出了至为关键的考验。 

      （一） 虔诚与“纯洁化” 

      “纯洁化”意味者“纯洁观”的“具体化与现实化”，这就是说犹太教徒不会使自己仅仅停留、满足于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之中，相

反信徒会以实际的行动去追求和实现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目标；这在布伯看来，就是“虔诚”与“宗教”的区别，因为“宗教”是“某

个民族生活的某一时期中的虔诚所阐述和表达的各种习俗和学说的总和。宗教的规定和教义是严格确定的，并且作为‘具有绝对约束力

的东西’传给后代，完全不管后代所确立的虔诚是什么”
［1］（37）。同时“一旦宗教仪式和教义变得僵硬起来，以致人们不能通过自

己的虔诚去改变它们，或不再想遵循它们的时候，宗教就失去了创造性，它因而也就成为虚假的东西”
［1］（37）。所以“宗教”的制

度化就意味着组织性与被动性、或者说“制度化”的宗教实际上就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生活”完全死亡了。但是，犹太教则不然，

因为对犹太教徒而言，“虔诚是一个人对奇迹的敬慕的感觉。它是一种永远不断的重生，是他对感情的重新阐述和表达……虔诚显示了

他渴望与‘无条件者’建立一种活生生关系的交流关系，显示了他有意通过其行动去实现‘无条件者’，在人间实现‘无条件者’……

虔诚是创造性的原则……虔诚也意味着主动性”
［1］（37）。“虔诚”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决断的行动”，即教徒决心以自己的实

践性的行动，而不是通过任何“中介性”的组织去在世间实现神的意志与自由。这同时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涵，就教徒自身而言，就直

接指向他们的“自我解放”，而犹太教自己而言就直接是一种“宗教行为”。“自我解放就是与上帝处在一种直接关系之中……而犹太

教的行动是一种宗教行为，或者说它就是宗教行为，因为它是上帝通过人在世间的‘实现’。”
［1］（38）但是犹太教徒在实现自己理

想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苦难和痛苦使得他们不得不将他们心中的“虔诚”进一步化为实际行动之中的“执着”，即使斧钺加身，也矢志不

渝。 

      （二） 执着与“纯洁化” 

      “执着” 首先意味着永不放弃“弥塞亚期望”；其次，它意味着行动的“无条件性”。这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上帝是无

条件的，所以人应该从其条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无条件的……第二，无条件行动的人是上帝永恒的创造工作中的伙伴与帮

手……地上的行动影响天上的行动……第三，人的行动影响上帝在地上的命运。”
［1］（76-77）换言之，犹太教徒为了实现自己“纯

洁”的社会理想，必须决然而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因为生命过程就是一种以自己的现实行动去实现上帝理想的过程，

这一使命所要求于犹太教徒的就是“无条件性”地投入到自己现实生存的过程中去。这一规定其实是对犹太教“上帝”内涵的再解释，

具体而言，在犹太教那里“上帝” 首先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基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次，这种“关系”是开放性与生成性，



换言之，在犹太教那里，“上帝”并非那种需要人通过“灵性”方面的修炼去独自体会和冥想的存在，反之，关于“上帝”存在的预设

直接框定了或指明了人之现实存在的责任，即上帝的最后“临在”离不开人的努力与行动，就是说只有通过人的行动，那关系性的存在

才能从“潜能”转化为“现实”。换言之，在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在“虔诚”——即“弥塞亚期望”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化的“信任关

系”结构，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但是理想社会的到来必须以人的实践来加以推进和使之“现实化”。 

      具体地说，“每一个人都有集体或国家的灵魂存在。对于犹太人，这种集体无意识力量存在于四千年共享的历史经验里。他相信这

些经验能够被所有的犹太人再度激活，只要他们获得并实践一种持续的历史重新上演的形式；只要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可以重新体验

上帝的存在。在有生之年和上帝遭遇就要靠这种共享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著名的‘我和你’关系的意义所在，因为通过信念，我在自身

发现了你；它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亲密的、相互的、共享的和信任的过程”
［5］（198）。换言之，在犹太人那里，具体的

历史生存过程就是人与上帝相互发现的过程，“弥塞亚期望”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须怀疑、不须证明的存在，它已经历史地、先天

地蕴涵在犹太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如果说基督教那里，随着“上帝之死”而导致一种对“上帝”的新理解的话，那么在犹太教那里，

“上帝并没有死”，“上帝”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因为“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他也就没有历史，这样一来

只有人与自己的历史了……‘上帝的变化’这个概念……是以作为历史的、历史上的互相关联的活的伙伴关系的上帝和人为前提的……

在‘绝对的’和‘相对的’实体之间、在‘无限的’和‘有限的’实体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事实上也存在着一种历史、一种关系、一种

位格伙伴关系”
［6］（26）。 

       在犹太人生存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执着”于自己的“弥塞亚期望”，并因为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生存状况而

发展出一种新的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犹太教那里，“纯洁”还是一种人际态度。这种“人

际态度”正是布伯关于“我—你”关系的精到论述，“人的存在决非单独的、决非独白式的，他总是处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他总是

社会性的……这种‘我—你’人际关系不可简单地设想为两个个人的单独对立，‘我’和‘你’总是被置于一种社会性的世界中。他们

之间的关系总是与这个世界有关的关系。根本无法设想，‘我’和‘你’会是在空荡荡的空间中的主体。但另一方面，社会状况和结构

也不可能被误解为物的状况和结构，它们最终可以被分析约简为无数的个别人际关系……社会不是由一部机械装置操作的，社会中发生

的事，社会结构（统治关系、意识形态、偏见等）的产生和变革是人的理解过程，而不是物的演进。社会事件最终都是在位格的临在之

中进行的”
［6］（42）。在“弥塞亚期望”的引领下，犹太人首先致力于人与人关系的调节、犹太民族与别的民族之间关系的调节，在

他们看来，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基础上，他们关于“理想共同体”的最后希望才能实现。 

       （三）坚忍与“纯洁化” 

       如果说“执着”意味着犹太人对“弥塞亚期望”的永不放弃，那么“坚忍”就意味着在危机生存时期犹太人对“弥塞亚期望”的

“尖锐化”；如果说“执着”意味着他们行动的“无条件性”，那么“坚忍”就意味着在危机生存时期犹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主动的

顺从”。因为“犹太人认定，真正的问题在于压迫者错误的思想，他们相信只要通过宣传公理和正义，这种错误思想就会得到放弃……

向权力倾诉真理不会使它改变其暴力行径，除非它遇到同等或更为强大的力量”
［5］（470）。同时“受害者也感到困惑，因为他们错

误地相信他们自己一方面可以保护灵魂的清白，一方面可以试图说服压迫者是他们做错了，因而可以制止压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保持清白成了阻止犹太人察觉来自纳粹的致命危险，并相应地改变其应对机制的障碍……‘这种要保持清白而不得不忍受所有苦难

的情感唤起了内心的自怜情绪，削弱了生存所必须的力量’”
［5］（470）。 

      这种状况反映了存在于犹太教之中的关于“人与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存在于敬畏上帝与热爱上帝，在上帝面前感到谦卑与

在上帝面前感到自信，上帝的遥远与亲近，人拥有上帝与上帝可望而不可及的矛盾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目标遥远，但通向目标的

道路就在眼前。没有目标就没有道路，没有道路就没有目标。虽然伦理是人一生要追求的目标，而且永无止境，但这仍是不断走向远方

的一部分。生命有限，但我们肩负的使命是无限的；诫律无处不在，诫律仍需遵守。这一紧张关系同样存在于纯洁与自由、现实与实现

之间。被赋予纯洁，它是我们的精神追求，但自由则要求我们经过奋斗才能实现。这样，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再次成为我们的目标，而目

标则永远在我们的自身之中。遥远的目标和眼前的目标再次交融在一起。人选择的生活就是走向上帝之路，同时这条道路又始于人的足

下”
［3］（139）。历史确实在和犹太人开玩笑，但犹太人并没有和历史开玩笑。他们曾经的历史命运成为他们最为珍贵的生存礼物，

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上帝信仰。 

      当然，我们说犹太教的“纯洁观”是一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这里所谓的“特别化”并非是说犹太教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

理想，就在自己的社团与别的社团之间人为地在设立“一堵墙”；相反，它的这种“特别化”的“生活形式”正好表示着犹太教思想的

世界性。布伯所言：“现在世界已逐渐开始觉察到，在犹太教内有某种东西可以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对目前时代的精神需求有特别的贡

献。”
［1］（178-179）所指明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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